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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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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十余年来，在政策引导下乡村旅游进入了快速发展

期。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乡村旅游理应关注乡村可持续生计

资本的脆弱性，那么劣势生计资本的提升与优势生计资本的保

护便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关注重点。农村可持续生计

和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可持续生计的

目标群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之间可融合构建以自然生态保护、

文化资源传承、物质环境优化、乡村金融弥补、社会网络扩充和

劳动力吸引为内容的功能群，进而形成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框

架。基于对样本地生计资本的统计分析，样本地乡村旅游多功

能发展应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资源资本、社会资本等优势生计

资本，积极关注并功能引导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劣势生计资

本，从而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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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

市场经济转型，以国家政策为主导的旅游产业得以

蓬勃发展。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城镇与乡村

之间在资金注入、政策导向、人才储备、信息传播等

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在城镇旅游产业迅速发展

的同时，乡村旅游依然沉寂，城乡居民的可持续生

计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悬殊。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

被集中呈现于城镇，城镇中有开发价值的自然旅游

资源也被挖掘呈现，这些集中于城镇的旅游产品吸

引着国内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人，也吸引了大量的国

外游客。随着 20世纪 90年代末，尤其是 21世纪初

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导向，城镇问题

开始凸显，城镇文化资源的淡化、自然环境的恶化，

使得城镇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开始下滑。与此同

时，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逐渐渗透到

广大乡村地区，以往单纯政治化的乡村格局开始转

型为以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和乡土文化为核心的三

元架构[1]。这为市场经济在我国乡村地区的拓展腾

出了巨大的社会空间，也改变着乡村可持续生计的

方式方法。在我国旅游产业、农业现代化、新农村

建设的政策引导下，乡村旅游成为市场经济在我国

乡村地区扎根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深刻地影响着乡

村的可持续生计。

2005 年是我国乡村旅游政策引导质性变化的

开始。2005年之前，政府政策文件很少专门提及乡

村旅游，更没有“乡村旅游”这一名词的政策应用，

而是以“农村旅游”融合在宏观旅游政策文件中。

从2005年开始，政府政策文件中专门的“乡村旅游”

政策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2008年国家旅游局和

农业部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

的通知》，2009年国家旅游局出台了《全国乡村旅游

业发展纲要（2009—2015）》，2014—2016年连续3年

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并致力于

把乡村旅游培育成农村新兴支柱产业，这表明，乡

村旅游已经成为政府话语中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

的重要路径。但同时，政府乡村旅游产业的政策导

向、乡村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嬗

变之间如何协同共生？乡村旅游在产业发展过程

中容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可

持续发展容易遭遇什么样的困境？这都是非常值

得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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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研

究方法、乡村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的作用及其正反面

影响、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生计的路径方法及模式

研究3个方面。进入21世纪，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王良健构建了一个由4大因

素 34项因子组成的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

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张家界旅游持续性

进行了调研评价[2]。徐菲菲通过多目标加权平均法

创建了滨海生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

对连云港旅游进行了实证研究[3]。与我国旅游地可

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分析不同的是，Ko认为乡村旅

游地的可持续性更应该通过实地的数据分析，通过

科学的衡量标准进行综合评估[4]。乡村旅游与农村

可持续生计关系的专门研究不多，大多是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组成。孙九霞用人类学方

法对贵州、云南等地的乡村旅游进行了人类学研

究，提出了适合当地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

路径措施[5]。何景明和李立华认为我国乡村旅游主

要是为了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乡村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6]。谢彦君通过“姆庇之家”这一新概

念的哲学、政治学思考，提出乡村旅游发展中保护

地方文化原真性的途径，这对于农村文化资本的提

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7]。王旭从产业扶贫的角

度，认为乡村旅游是贵州扶贫的重要路径。Lane认

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注重保护乡村敏感

区的需要、协调开发与保护的需要、鼓励平衡增长

和保持乡村性的需要[8]。已有研究虽然对乡村旅游

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与地方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

方面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并且提出

了相应的路径措施，但是针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

续生计系统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更缺少对典型案

例的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

本文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关系的专门

研究，是基于“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展开的。“可持

续生计”一词最早见于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目前，关于

可持续生计的研究大多是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the

UK’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

2000年建立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而展开的。DFID 将生

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

资本和社会资本 5种类型，并把这 5种生计资本作

为项目开发的基本目标，以此来分析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背景、基础资本、生计目标和生计策略[9]。其中，

自然资本主要包括人们用来维持生计的土地、水和生

物资源；物质资本主要是指在维持生产生活的房

屋、灌溉系统、生产工具和机器等；金融资本主要包括

自由现金、贷款和借款；人力资本主要包括谋生技能、

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年龄；社会资本指原住

民的社会关系网和家族亲戚网。可持续生计的分析

框架是基于当地的脆弱性背景，调查分析当地的 5

种生计资本，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可持续的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产生的生计结果又反作用于当地的可持续

生计资本，从而形成自我良性循环（图 1）。本文同

样引用 SLA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样本地乡村旅

游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透

视西南地区样本地的乡村旅游开发，分析该地乡村

旅游开发的逻辑起点、运作框架、运作过程以及效

果与影响。本文主要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中国家政策、市场机制、原住民要素的角

色定位？基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乡村旅游应该遵

循怎样的运作逻辑？构建什么样的运作框架？

图1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参考1998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①

Fig. 1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Ref. 1998 DFID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① Scoones.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R].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Working Paper: 7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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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概况与调查过程说明

1.1 研究区域

秀山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渝东南

地区，地处武陵山区，是渝、湘、黔、鄂三省一市交界

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传

统乡土社会浓郁，民族文化特色凸显。在国家乡村

旅游政策号召的驱动下，秀山县政府欲以乡村旅游

为载体，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这里重点

描述秀山县的地理环境、民族社会和经济概貌，以

此形成秀山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场域。

秀山县是典型的土家族、苗族聚集区，民族特

色浓郁，并以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著称。秀山县土

家族、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2%，苗族、土家族原住

民延续着“花灯”“吊脚楼”“社饭”“西兰卡普”等民

族文化特色。秀山县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延续，一些

老年人还会说一些“苗语”，但日常用语已被汉话替

代。在秀山县的调研样本中既有“自治县-街道办-
村庄”类型的乡村政治体系架构，也有“自治县-乡
镇-村庄”一级的政治格局。

秀山县经济形态较为完整，其中种植业、养殖

业、矿业开采、物流业和旅游业是该地重要的支柱

产业。在近年的政策引导下，基于当地的自然文化

资源，秀山县的花灯寨、葡萄山庄、花卉观光等旅游

观光产业逐渐兴起，给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带来

明显的变化。地方政策倾向于重点发展秀山县的

乡村旅游产业，在政策的带动下，商业资本开始对

秀山县的乡村旅游进行市场化构造，秀山县原住民

在“旅游扶贫”“农旅融合”等产业政策和市场氛围

的带动下，也逐渐地加入到乡村旅游的队伍中，充

当着旅游要素供给者的角色。随着乡村旅游的发

展，秀山县居民的生计方式开始转型，由以前的“务

农-打工”生计模式转向了“旅游-打工”的生计模

式。在这种多样化的生计模式下，秀山县可持续生

计资本得以提升，生计脆弱性逐渐降低。

1.2 调查过程的简要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自 2015 年 3—5 月，重庆（渝东

南）旅游策划研究院所组织的渝东南乡村旅游与农

民可持续生计影响调查。该调查过程是以结构化

的入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辅以半结

构化访谈。该问卷调查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方法。首

先，从农民可持续生计与乡村旅游关系这一研究目的

出发，根据调查所需的社会条件，确定了重庆渝东

南地区秀山县的 3个乡镇（街道）作为调研样本乡，

分别是乌杨街道、梅江镇、洪安镇；然后，根据秀山

县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现状以及调研所需的生

计类型和人口数量在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3～

4个行政村；最后，对所要调研的样本村进行整群抽

样，对样本村所有的常住农户进行调查，并保证每

个样本乡镇（街道）有240个农户样本。本调研共发

放问卷1252份，回收1222份，有效问卷1162份。

本次调研回收的 1162 份有效问卷中共涉及

3562 位村民。其中，男性占 58.2%，女性占 41.8%；

平均年龄 39岁，最小者 15岁，最大者 69岁；受教育

程度方面，文盲占13%，小学占31%，初中占32%，高

中占21%，大学及以上占3%。

2 农户可持续生计指标测量及文献对比

2003 年，Sharp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对埃塞俄比亚农村的贫困问题进行了实地研究，他

强调了使用当地语境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在进行生计资本分析中生计资本的种类、

细分变量和变量权重的确定方法[9]。这是在2000年

UNDP和DFID提出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之后，

最早并且极具代表性的农村生计资本领域的研究

成果。鉴于Sharp农村生计资本量化研究中数据统

计的合理性和方法工具的代表性，其研究成果成为

相关领域学者进行学术引用和研究参考的重要来

源。本研究采用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和社区问卷

调查，同时辅以半结构化访谈法对调查样本的居民

生计进行实地调研，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样本乡镇

可持续生计资本（乡村旅游的逻辑起点）进行分析。

本文在UNDP和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资本基础

上，根据 Sharp在埃塞俄比亚开展的关于生计资产

的量化研究[10]，结合调查样本地的实际情况将其归

纳为人力资本（H）、资源资本（R）、金融资本（F）、物

质资本（P）和社会资本（S）。这是分析样本地乡村

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关系的逻辑起点和落脚点。

2.1 农户可持续生计指标测量

2.1.1 人力资本指标及测量

在乡村所有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的高低决定

着其他资本的掘取与提升程度。乡村人力资本应

包括年龄、学历、健康程度等要素，可以按照生计劳

动力和生计活动力对当地人力资本进行分类和衡

量，前者包括年龄和健康程度，后者包括学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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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年龄和健康程度方面，首先将每个家庭成员的

劳动能力进行赋值（表1），然后将所有家庭成员劳动

能力加总，最后对农户家庭劳动能力做标准化处理

（表2）；在受教育程度方面，首先将每个家庭成员的

受教育程度进行赋值（表1），然后加总，再进行标准化

处理（表2）。本文参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按照

样本地居民生计劳动能力和生计活动能力在可持

续生计中的现实作用将其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

2.1.2 资源资本的指标及测量

本文把传统可持续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变

更为资源资本，是出于对乡村丰富的文化生计资本

的关注。资源资本应该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和文化资

源资本。样本地的资源资本中自然资源资本主要包

括土地和水域，文化资源资本主要包括秀山花灯、苗

王节、竹编工艺、秀山书法等精神文化资源。其中，自

然资源资本是以每户土地和水域的亩数和质量两

个指标进行衡量，文化资源资本是以每户可依存的

文化资源的种类数进行衡量（表3）。样本地为少数

民族聚集区，乡村文化在可持续生计中占据重要位

置，基于此，参照Sharp（2003）的指标设定比例，本文

把耕地、水域、文化资源的权重分别记为0.3、0.2、0.5。

2.1.3 物质资本指标及测量

物质资本是指乡村农户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

设备，既包括个人的私人物质设备，也包括集体的

公共物质设备。其中，乡村农户所享有的集体公共物

质设备是均等的，例如道路、水渠、公共场所等 [11]。

样本地的物质资本主要是农户个人的私人物质设备，

主要包括家庭固定资产和家庭住房。农户家庭住房

主要包括住房面积和住房质量两个指标，农户家庭固

定资产，主要是指用于生产生活的私有固定资产，

例如，养鸡场、加工厂等（表 4）。本文参照Sharp的

指标设定比例，根据样本乡镇实际情况把住房质量、

表1 单个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指标赋值

Tab. 1 Assign human capital indicators to individual family members
原住民以年龄和健康程度为特征的生计劳动能力赋值

Assessing the ability of livelihoods by age and health

原住民类别

The type of local resident

义务教育前儿童

Children before compulsory education

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青少年 Adolescent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high school

赋闲在家的青少年

Unemployed teenagers

大学教育阶段青年

College Students

在外务工成年人

Adults working in the field

在家乡工作成年人

Adults working in hometown

70 岁以下的中老年人 Middle-aged and

elderly under 70 years old

70岁以上的老年人

Older over 70 years old

丧失劳动能力者

Loss of ability to work

类别标志

Signs of categories

不宜劳作

Not suitable for work

可以从事少量劳动 Can engage

in a small amount of labor

具备劳动能力

Have the ability to work

很少从事本地劳动

Rarely engaged in local labor

为家庭创造收入

Create income for the family

全身心本地劳动者

Whole-hearted local workers

从事少量劳动 Can engage in a

small amount of labo

基本不能从事劳动

Basically can not work

基本不能从事劳动

Basically can not work

赋值

Assignment

0

0.2

0.6

0.4

0.8

1

0.5

0.2

0.1

原住民以受教育程度为特征的生计活动能力赋值*

Assessing the ability of livelihood by the level of education

原住民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文盲

Illiteracy

小学

Primary school

初中

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或中专

High school or secondary school

大专

College

本科及以上

Undergraduate and above

赋值

Assignment

0

0.2

0.4

0.6

0.8

1

注：*表示该指标是对乡村原住民18～60岁年龄段的测量。

表2 家庭整体人力资本的标准化处理

Tab. 2 Standardization of family human capital as a whole
数据指标（家庭整体劳动力）

Data indicators (Household total workforce)

最大值4.0

3.6
…

0.5

最小值0

度量值

Metric

1.00

0.90
…

0.125

0.00

数据指标（家庭总体受教育程度单位）

Data indicator (total family unit of education)

最大值3.0

2.75
…

0.25

最小值0

度量值

Metric

1.00

0.917
…

0.08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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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面积、固定资产的权重分别定为0.3、0.2、0.5。

2.1.4 金融资本指标及测量

乡村可持续生计的金融资本，属于广义的金融

范畴，不只限于银行金融。按照样本地乡村金融的

客观情况，将其分为 5类：第一类为自有金融资本，

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这是样本地最常见的乡村

金融资本。第二类为银行金融资本，即通过狭义的

金融途径，从银行获得的金融贷款，这是样本地村

民最难获取的金融资本。第三类为乡村高利贷金

融资本，通过非正规的途径，获得的较高贷款利息

的民间贷款。第四类为乡村村民之间的无息借款，

是指在关系比较好的亲朋、邻里之间的短期无息金

融借贷。第五类为乡村村民、组织机构的无偿援助

（表5）。本文参照Sharp的指标设定比例，根据样本

乡镇实际情况把这 5 类金融资本的权重分别定为

0.3、0.2、0.2、0.2、0.1。

2.1.5 社会资本指标及测量

社会资本是指农户为了生产生活，而加入的社

会组织，建立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社区内村民对

组织（正式和非正式）的参与度，社区外村民所建立

或参与的社会网络[12]。样本地社区内社会资本主要

包括参与村委会、村集体经济、村内合作经济的数

量，社区外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参与政府组织、合伙

经济、血缘组织的数量。本文参照 Sharp的指标设

定比例，根据样本乡镇实际情况将社区内外社会资

本的权重分别定为0.6和0.4（表6）。

2.2 农户可持续生计总量计算及文献对比

2.2.1 农户可持续生计总量计算

在对样本地乡村生计资本进行界定、测量后，

表3 乡村资源资本指标及标准化

Tab. 3 Rural resources and capital indicators and standardization

每人耕地亩数

Arable land

最大值 2

1.5

…

0.2

0

度量值

Metric

1.00

0.75

…

0.10

0.00

每人水域亩数

Water area

最大值6

3

…

0.1

0

度量值

Metric

1.00

0.50

…

0.017

0.00

每户的文化资源种类

Cultural resources

最大值2

1

…

0

0

度量值

Metric

1.00

0.50

…

0.00

0.00

注：度量值是人均拥有量/最大值。

表4 乡村物质资本指标及标准化

Tab. 4 Rural physical capital indicators and standardization

住房质量

Housing quality

混凝土房屋 Concrete houses

砖瓦房屋 Brick house

砖木房屋 Brick wooden house

土木房屋 Civil housing

草房 Thatched cottage

赋值

Metric

1.00

0.75

0.50

0.25

0.00

住房面积（平方米）

Housing area( km2)

≥100

70~100

40~70

10~40

≤10

赋值

Metric

1.00

0.75

0.50

0.25

0.00

固定资产（万元）

Fixed assets

≥1000

100~1000

10~100

1~10

≤1

赋值

Metric

1.00

0.75

0.50

0.25

0.00

表5 金融资本指标及赋值

Tab. 5 Financial capital indicators and valuation

金融资本类型

Financial capital type

自有金融资本Own financial capital

银行金融资本Bank financial capital

乡村高利贷金融资本Rural usury financial capital

乡村村民之间的无息借款 Interest-free loans between rural villagers

乡村村民、组织机构的无偿援助 Gratuitous assistance from villagers or organizations

赋值及说明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on

充分=1.00，较多=0.75，一般=0.50，较少=0.25，很少=0.00

有=1.00，无=0.00

有=1.00，无=0.00

有=1.00，无=0.00

有=1.00，无=0.00

注：自由金融资本中，充分：家庭人均金融资本≥乡村人均金融资本×5；较多：乡村人均金融资本×5＞家庭人均金融资本≥乡村人均金融资

本×2；一般：乡村人均金融资本×2＞家庭人均金融资本≥乡村人均金融资本；较少：乡村人均金融资本＞家庭人均金融资本≥乡村人均金融资

本/2；很少：乡村人均金融资本/2＞家庭人均金融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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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样本地乡村生计进行量化取

值（表 7），通过具体的数值可以看出样本地乡村生

计资本中的优势资本、劣势资本以及生计资本的脆

弱性程度。

如表 7 所示，样本地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为

0.3228，对生计贡献率较低；资源资本为 0.6070，对

生计的贡献率最高。原因在于，样本地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且深刻地影响着样本地居民的

生产生活；物质资本为 0.3601，对生计贡献率较低；

金融资本为0.2864，对生计贡献率最低，对可持续生

计和投资发展的支撑度不高；社会资本为0.4742，对

生计贡献率居中，说明样本地居民有一定的社会网

络关系，并在生产生活中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另

外，生计资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起伏不定

的动态变化过程，这是研究样本地生计问题需要考

虑的重要背景，即脆弱性的特点。

2.2.2 乡村旅游地可持续生计定量统计的文献对比

2011年以来，关于可持续生计的定量研究共有

107篇，其中关于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研究的文献

有 29篇，通过对这 29篇文献中可持续生计资本数

据的比较，发现本调查得出的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

数据在我国乡村旅游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旅

游地乡村可持续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低，资源资本（自然资

本）相对较高。从时间维度进行纵向观察，21世纪

以来乡村地区人力资本迅速下降，这使得乡村地区

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资源资本基本

处于停滞状态，而乡村地区可持续生计资本失衡、

生计发展停滞的现象与传统的城镇化发展路径不

无关系。但是，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

的落实，这种局面的扭转有了充分的政策支撑和路

径指引。乡村旅游地可以以自身优势生计资本为

切入点，通过“元特色”的挖掘，培养差异化的旅游

产业，以此提升自身劣势生计资本，促进乡村可持

续生计资本的整体提升与持续优化。

3 乡村旅游发展与可持续生计提升的关系分析

可持续生计目标的多样性需要乡村旅游多功

表6 社会资本指标及赋值

Tab. 6 Social capital indicators and valuation
参与社区内组织的

数量 The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munity

≥5

4

3

2

1

0

赋值

Assignment

1.0

0.8

0.6

0.4

0.2

0.0

参与社区外组织的

数量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outside

the community

≥5

4

3

2

1

0

赋值

Assignment

1.0

0.8

0.6

0.4

0.2

0.0

表7 农户生计资本测量表

Tab. 7 Livelihood capital measurement table

资本类型

Capital type

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资源资本

Resources capital

物质资本

Material capital

金融资本

Finan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生计资本总和

Livelihood capital sum

测量指标

Measurement standard

劳动力程度 Workforce level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耕地资源 Land resources

水域资源 Water resources

文化资源 Cultural resources

住房质量 Housing quality

住房面积 Housing area

固定资产 Fixed assets

自有金融 Own finance

银行金融 Bank finance

高利贷金融 Usury finance

无息借款 Interest-free borrowing

无偿援助 Gratuitous assistance

社区内 In the community

社区外 Out the community

指标符号

Indicator symbol

H1

H2

R1

R2

R3

P1

P2

P3

F1

F2

F3

F4

F5

S1

S2

指标公式

Indicator formula

0.6×H1＋0.4×H2

0.3×R1＋0.2×R2＋0.5×R3

0.3×P1＋0.2×P2＋0.5×P3

0.3×F1＋0.2×F2＋0.2×

F3＋0.2×F4＋0.1×F5

0.6×S1＋0.4×S2

指标值

Index value

0.392

0.219

0.624

0.124

0.790

0.294

0.382

0.391

0.324

0.173

0.242

0.276

0.510

0.443

0.521

资本数值

Capital value

0.3228

0.6070

0.3601

0.2864

0.4742

2.0505

⋅⋅ 20



史玉丁等 |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 第 33 卷 2018 年 第 2 期

能发展，即乡村旅游的功能定位与生计目标协调一

致。有研究认为，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可持续生计

的重要产业形态[13]。我国多功能性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三农领域，具体包括农业产业的多功能性研究、

农村发展多功能性研究、农业多功能性与农村发展

以及国外农业多功能发展对我国的启示等方面。

从宏观视角，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应表现为经济功

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等。从微观视

角，结合乡村可持续生计，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应

包括对劳动力的吸引功能、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功

能、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功能、对乡村物质环境的优

化功能、对乡村金融的弥补功能和对乡村社会网络

的扩充与巩固功能。

3.1 乡村旅游对农户人力资本的“回填”与“重组”

乡村旅游对农户人力资本的“回填”与“重组”

集中表现为乡村旅游对劳动力的吸引功能。有研究

认为，乡村旅游产业为乡村劳动力带来了就业的“回

流”和“备用”[14]。乡村旅游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产

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充实。乡村旅游

对本地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原

因有二：其一，乡村旅游淡旺季明显，客流量差距巨

大，在旅游旺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旅游淡季却不

能满足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而对于本地劳动力

而言，他们的工作时间、地点、强度有较强的灵活性，

可以较好地适应当地乡村旅游对劳动力的需要。

其二，乡村旅游需要呈现乡土特色，即乡土文化等

乡土资源旅游功能的外显，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对当地

乡土特色有更深厚的体验，通过旅游从业人员的职

业培训，能更快地满足乡土旅游对专业人才的需

求。另外，有研究认为，原住民中的妇女群体在乡村

旅游从业人员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她们在从事乡

村旅游工作的同时，依然没有耽误原有家庭职责[15]。

3.2 乡村旅游对农户资源资本的“功能定位”与“自

律保护”

首先，乡村旅游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功能。学术

界对于旅游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不同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旅游产业是一种绿色产业，对自然

生态环境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有的学者认为，旅

游产业对生态脆弱地区而言，是一种灾难。笔者认

为，作为一个融合产业，自然生态是乡村旅游的重

要特征和根本支撑，保护生态环境是发展乡村旅游

的起始与目标，而那些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口号，

“一刀切”地否定乡村旅游发展的行为，是一种因噎废

食的表现。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乡村自然生态是

乡村旅游保持较高吸引力、呈现乡土特色的基础，

所以，乡村旅游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乡村自然生态的

保护。乡村旅游自然生态保护的功能还具有较强

的传播效应。在对秀山样本地乡村旅游游客的访

谈中，74%的游客认为来乡村旅游的首要原因是乡

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乡村生态环境不但吸引、感染

着外来游客，还传播、渗透着自然生态保护意识。

其次，乡村旅游对文化资源的传承功能。我国

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相互之间有较强的吸引力，也

充斥着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摩擦。文化旅游产品的

基础是文化资源，其根源是当地的意识形态。在工

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背景下，乡土居民的外迁、

现代化思维的渗透，使得乡土文化逐渐被城市文化

同化。究其原因，在于乡村居民在经济收益、文化

自信方面的欠缺。我国多地把乡村旅游作为乡村

扶贫的重要产业抓手，政府政策导向、市场资金流

入，对乡村居民的经济收益的提升具有直接的拉动

作用，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乡村居民保护文化资源

图2 29篇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的文献分析（%）
Fig. 2 Documentary analysis of livelihood capital in 29 rural travel resor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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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随着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深入，乡土文

化衍生出的文化产品也日益繁多，乡土文化产品对

外来游客的吸引力成为乡村居民文化自信提升的

重要理由。除了乡村居民自我感知以外，国家与地

方政府也以乡村旅游为媒介，通过“乡村旅游示范

村”等活动的评比，鼓励乡村居民保护与传承乡土

文化，保持乡土魅力。

3.3 乡村旅游对农户公共物质资本的“整体优化”

与“功能提升”

乡村旅游对农户公共物质资本的整体优化主

要体现在乡村公共设施与公共环境两方面，而促进

乡村公共物质资本提升的动力则来源于公共物质

资本的功能拓展与价值提升。城乡之间环境风貌

的差距主要在于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国家新农村

建设战略，促进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提

升。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对于农村建设的公共财政

支出逐渐增多。但政府引导和财政投入只是乡村

环境优化的一个方面，市场参与、产业带动才是乡

村环境优化与保持的持续动力。乡村旅游属于就

地消费型产业，需要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消费。为了

吸引外来游客，需要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环境

风貌。外来游客在体验乡土特色时，依然需要便捷

的交通、舒适的环境、标准的卫生等，这些需求最终

均落脚于乡村环境的优化。所以乡村旅游发展本

身需要乡村环境的提升，乡村环境的提升也是乡村

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与可持续生计中物质资

本的提升具有相似的价值含义。

3.4 乡村旅游对农户金融资本的“需求引导”与“价

值拓展”

乡村旅游对农户金融资本的“需求引导”与“价

值拓展”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对乡村金融的弥补功

能。有研究认为，农户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农田耕

作，随着农田规模的增多，总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

例就越小，也许会有农户把剩余资金投入其他非农

业活动，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而且最终是以

土地为投资“归宿”[16]。结合可持续生计中金融资本

的脆弱性，不难得出乡村金融欠缺的原因，即较少

的金融需求。与其他商业产品一样，金融产品的供

给与需求是决定这一商品价值存在的根本。作为

投资回报型产业，乡村旅游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的

资金投入，在发展成熟期和中后期投入产出比迅速

降低。乡村旅游在发展初期对金融资本有较高的

需求，这一需求吸引了自由金融、银行金融、社会金

融、政策金融的供给。另外，金融产品具有较强的

衍生性，乡村旅游产业金融的导入会逐渐向乡村其

他行业、领域渗透，也会逐渐触及乡村村民可持续

生计中的金融需求。

3.5 乡村旅游对农户社会资本的“扩充”与“重组”

乡村旅游对乡村传统社会网络具有明显的扩

充功能，并通过市场需求对扩展后的社会网络进行

必要的定位与重组。广义的社会网络包括政治网

络、经济网络、社会网络（狭义）和文化网络。传统

乡村的社会网络集中于先赋亲缘、经验网络、地缘

网络和互视网络等，而城镇的社会网络集中于业缘

网络、知识网络、市场网络和契约网络[14]。边燕杰认

为，社会网络存在的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网络，本质是社会行动者可转移资源的利益共同

体[17]。可见，社会网络的形成需要共同利益的带动，

社会网络的扩充需要共同利益的拓展。乡村旅游

作为一个联络内部乡村与外部社会的重要媒介，对

乡村社会网络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首先，

乡村旅游的政策引导给予了村民拓展政治网络的

机会；其次，乡村旅游的市场介入给予了村民拓展

经济网络的机会；再次，乡村旅游外来客源的流入

给予了村民拓展社会网络的机会；乡村旅游产品的

外流给予了村民拓展文化网络的机会。

总之，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与乡村可持续生

计目标群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乡村旅游多功能发

展可以降低乡村资本的脆弱性，提高资本价值，促

进村民可持续生计。乡村可持续生计目标群也引

导着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避免乡村旅游各功能之

间的失调与分裂。发挥乡村旅游保护乡村优势资

本（如资源资本）、弥补乡村劣势资本（如金融资本）

的作用，同时也促进其自身可持续发展。

4 以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提升农村可持续生计

资本的实践应用

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引导下，样本地乡村旅游产

业已进入起步期。乡村旅游在产业规划方面，充分

考虑了当地已有的经济和文化要素，并将其融入了乡

村旅游项目规划中。目前，形成了以溶洞、茶园、河

流、农业生态园、民族村寨、大型水库、茶花谷、牡丹

园和竹编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旅游产业链。样本地

乡村旅游产业的逻辑起点考虑了优势生计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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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但忽视了对脆弱性劣势资源的弥补。关注重点

集中在了资本收益和政策导向，但忽视了优势生计资

本的保护和原住民的可持续生计。基于此，可持续

生计指导下的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是促进生计资

本提升、保持产业功能之间协同共进的重要路径。

4.1 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优势生计资本

在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作用下，乡村的优

势生计资本容易外显并被充分利用。但在经济利

益和政策倾向的作用下，优势生计资本倾向于注重

乡村旅游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忽视文化功能和

生态功能，从而造成多功能之间的失调与分裂。过

度的开发、滥用、扭曲优势生计资本，也容易造成优

势生计资本的衰变。在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中要

合理利用并规划保护优势生计资本。

样本地的相对优势生计资本是资源资本和社

会资本，资源资本包括耕地、水域和文化资源，社会

资本中的优势资本是社区外的社会网络资本（样本

地多属于城乡结合部地带，对外的沟通交往较多，

政治网络资源、经济网络资源优势明显）。乡村旅

游中优势生计资本的运用涉及到 3个主体：原住民

要素、外来市场要素、政府要素。样本地乡村旅游

的规划设计是由政府组织和科研院所实施，经营运

作是外来市场要素进行实施，原住民充当着优势生

计资本的供给者的角色。为了优势资本的可持续

和旅游产业的多功能，首先，样本地政府在政策制

定时，要关注到乡村旅游的多功能性，尤其是对容

易被忽视的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关注。要充分

关注原住民的意志，鼓励原住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

规划建设、决策建议和利益分配中来[18]。其次，外来

市场要素要充分考虑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运作

路径，在开发利用样本地优势的耕地、水域和文化

资源的同时，主要保护这些自然生态资源和文化生

态资源。除了利用样本地原住民的劳动力要素外，

还要关注到原住民的乡土情怀。虽然市场要素不

易产生保护社会资本的意识，但是样本地乡村旅游

外来市场要素要意识到，社会资本对当地乡村旅游

的持续供给能力。保护样本地社会资本的具体路

径要落实在保护可持续生计资本和注重产业多功

能性上。最后，原住民是乡村旅游的主体，样本地

原住民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不应仅仅停留在适应政

策和市场导向方面，更要通过参与式发展，用自身

的乡土建议引导政策和市场的规划。通过政府、市

场和原住民的角色定位和协同创新，合理开发并保

护样本地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等优势资本，促进

乡村旅游产业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的建构。

4.2 积极关注并功能引导劣势生计资本

在新农村建设的引导下，政府政策可以关注到

乡村可持续生计中的劣势生计资本。但是，在经济利

益的引导下，外来市场要素容易故意忽视这类劣势生

计资本。同时，原住民参与到劣势生计资本提升的积

极性不大，更多是故意回避，这加快了劣势生计资

本的衰退。所以，在劣势生计资本提升中，要充分

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和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定位，引

导外来市场要素和原住民对劣势生计资本的关注。

样本地的相对劣势生计资本是人力资本、物质

资本和金融资本。其中，人力资本的劣势来自劳动

力，尤其是男士劳动力的规模外迁（由于样本地处

于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大量农户整体搬迁至县城的

现象），物质资本的劣势来源于乡村基础设施落后

和因劳动力外迁对房屋等生计资料的遗弃，金融资

本的劣势在于农户剩余资金的短缺和金融产品需

求的低迷。样本地这3种劣势生计资本中最主要的

是人力资本的脆弱性，人力资本的衰退是造成其他

两种生计资本衰退的直接原因，因此，人力资本的

提升是降低劣势生计资本脆弱性的重要任务。样

本地主要的乡村旅游项目是外来资本，而非当地资

本，为了激发原住民就地创业的积极性，政府应该

通过政策引导、财政倾斜、技术支持鼓励原住民在

乡村旅游产业领域就地创业，从而提高样本地人力

资本。在物质资本提升方面，样本地针对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农户一定的补

贴，例如，对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户厕所改造补贴一

万元。除此之外，当地政府和外来市场要协调建设

样本地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例如，道路建设。在金

融资本提升方面，样本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应根据当

地实际，鼓励原住民在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方面进行

限额金融贷款，形成良性金融环境，提升金融生计

资本。在乡村旅游的多功能发展过程中，无论政府

导向还是市场参与，最终要发挥原住民的主体作

用，使原住民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规划、发展中来，提

升原住民生计资本提升的责任意识、构建利益共享

机制，从而提升样本地劣势生计资本。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对样本地生计资本与乡村旅游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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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发现可持续

生计理论与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之间具有较高的

契合度。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可持续生计框架对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以

可持续生计为指导，分析乡村生计资本，找到优势

生计资本和劣势生计资本，为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

提供重要的逻辑起点。以此为基础，乡村旅游多功

能发展模式通过利用与保护优势生计资本，提升与

弥补劣势生计资本，拟定发展目标，最终构建发展

路径。第二，可持续生计中生计资本的脆弱性，要

求乡村旅游中不同功能之间的协调共进，而功能协

调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则来源于当地原住民生计资

本的客观实际。第三，不同乡村之间的生计资本具

有较大的差异性，不同地区的乡村旅游应以当地生

计资本为依据，进行差异化的功能定位。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为乡村旅游的

功能定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与工

具借鉴。在已有研究中形成了大量关于乡村旅游

发展的路径、模式、影响的相关成果，这些成果有自

身的理论支撑与方法应用，但极少涉及乡村旅游与

原住民可持续生计理论的关系视角。本研究从乡

村旅游地原住民的生计资本出发，通过建构乡村旅

游与原住民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关系，为乡村旅游的

功能定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

析方法。第二，为产业下乡过程中原住民生计的可

持续提升提出了话语主张与案例借鉴。在我国新

农村建设过程中，大量非农产业被引入传统乡村，

随着乡村产业融合的深入，原住民、当地政府、外来

资本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产生了新的权责关系。

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如何保障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

意愿，保障原住民生活水平的可持续提升是学术界

不容忽视的研究话题。本研究中关于乡村旅游功

能定位与原住民生计资本关系的分析，为其他形式

的产业下乡中原住民生计资本的提升提出了话语

主张与案例借鉴。

展望乡村旅游的未来发展，在我国宏观政策和

市场需求背景下，乡村旅游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但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同质化、脆弱性

的现象，容易出现过度开发自然生态资源、扭曲异

化文化生态资源的现象，容易出现外来要素对原住

民要素过度挤占，使得乡村空壳化运营的现象等。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参与主体要有乡土关怀的情感，

要以生计资本提升为目标，要有多功能发展的运作

逻辑，在乡村旅游市场化的同时，重视原住民权益，

鼓励原住民参与，保护自然生态，传承文化资源，从

而促进乡村生计资本的持续提升和乡村旅游产业

的多功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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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Collaborative Study

SHI Yuding, LI Jianjun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last decade, the rural tourism had entered into a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ces. I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we should emphasize more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apital in rural area for the rural tourism, thus the improvement

of inferior livelihood capitals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eponderant livelihood capitals would beco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focal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For there was favorabl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d th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target group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d the multifunction of rural tourism might join

together to create the functional group containing protection of natural ecology, heritage of culture

sources, optimization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compensation of rural finance, expansion of social

network and attraction of labor forces to build further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e rural tourism played a role in the“backfilling”and“reconstruction”of human capital in

farmers; in the“functional localization”and“self-discipline protection”of source capital in farmers; in

the“total optimization”and“functional upgrading”of public material capital in farmers; in the

“demand-guidance”and“value expanding”of financial capital in farmers; and in the“expansion”and

“reconstruction”of social capital in farmers. In this study, we conduct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detail

for these five livelihood capitals in the sampling location, i.e. labor force capital, source capital, social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and material capital. And then we got the statistical data based on the 29 rural

livelihood materials collected via CNKI which were highly correlated to the present study. Whe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is study wa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ferences, we found that the data of our

study had a sort of universality in the rural tourism. We should utilize and plan reasonab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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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onderant livelihood capitals such as resource protectio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nd focus and

guide functionally the inferior livelihood capitals such as labor force capital, mater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ident livelihood capitals in the sampling location.

The rural tourism would be provided with the huge development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macro polices

and market demand in China when we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rural tourism. However, there

were many disadvantages which might occur, such as homogenization and vulnerabi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over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ecological resources, distortion and

alienation of cultural ecological resources, possibility of shell country due to the factors of indigenous

people occupied excessively by extraneous factors. The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should show the affection of native care, striv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elihood capital

as the goal and hold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encourag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 to help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ecology and the heritage of cultural resources while focusing the marketization of rural

tourism, so as to promote continuously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livelihood capital and th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Keywor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rural tourism;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livelihood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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